
“开门办学”时期的经历
            1974届高二4班  赵连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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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1974年，我们在101就读高中，当时已经接近文革的后期,中学是每年春季招生，高中的学制是两年。当时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经常会被各种左倾思潮和政治事件所干扰。黄帅事件引起学生们反对师道尊严的波澜，教学楼前贴满了大字报。张铁生交白卷之后，反潮流又成了英雄。“文革”时期教育改革的措施有很多，如“工人宣传队管理学校”、 “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等等，于是学校纷纷“开门办学”，就是面向社会，老师带领学生们到生产实践中体验生活，去与工人、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劳动中学习、增长才干。据说这种办学的举措是源于毛泽东在文革时的指示，学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时隔40年了，我还能想起一些“开门办学”时期的一些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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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课，是学科中的老大。印象最深的是杨文荣老师逐字逐句地给我们分析讲解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似乎还学习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此文开篇第一句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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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文课，宋瑞桥老师讲解的毛泽东的诗词《七律．长征》，为了完成批林批孔的写作任务，刘光启老师指导我们在资料室翻书，查资料，撰写《论法家集大成者韩非》。遗憾的是我们的中国古代史知识和政治觉悟十分有限，写了半天也没写成像样的文章，我估计那会儿刘老师一定有苦难言。
     数学课，吕娴序和王树茗老师，一定是费了不少心血。指导我们在校门口（现在的二道门）找到一颗带着鸟巢的大树，学习测量和计算树的高度。讲解华罗庚优选法在生产实际中的应用，方程及凸轮的计算，凸轮在机床上用来控制某些部件按预定要求运动。然后兴趣十足地走出教室来到清河五金厂亲眼目睹凸轮在机器设备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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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课，简国材老师给大家讲沼气的生成原理、用途和益处，然后男同学和老师一起，在实验室旁边挖了一个沼气池，并且试制沼气成功。我们大家的作业是，每个人回家制作一个沼气炉。大多数同学是用泥巴捏成的，不少同学做得非常精致，像模像样，甚至有的同学还把泥巴沼气炉用火烧烤成坚硬耐用的成品。学习阴阳离子这部分内容时，我们又到工厂参观电泳喷漆，零距离观察科学在实际应用中的神奇过程：具有导电性的被涂物浸在装满水稀释的浓度比较低的电泳涂料槽中作为阳极（或阴极），在槽中另设置与其对应的阴极（或阳极），在两极间接通直流电一段时间后，在被涂物表面沉积出均匀细密、不被水溶解油漆。
物理课，王学斌老师组织了一个课外小组，放学后大家在实验室里亲手操作电烙铁，组装半导体收音机。年级组织去参观首钢，我们被现代化大工业的氛围震撼，高大的焦炭设备，火花飞溅的炼钢炉，轧钢机轻松地工作着，红彤彤带着热浪在流水线上奔跑的钢筋，一会儿工夫就由笔直的长线状态变成了卷曲有序的成品状……。在工人师傅的盛情款待下，每到一个车间，大家都会喝上几口甜甜的免费汽水，离开首钢时一个个不断打着汽水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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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课，王景风老师给我们讲授世界历史，当时的课本还有一些我国周边国家的历史，印象最深的是越南历史。有一次期中考试是开卷，王老师要求每人写一篇相关内容的文章，我写的是关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内容。
英语课，我们班大多数同学是跟随家长从外地回京的，英语基础不够好，只记得张春霖老师讲语法的时候常常会在黑板上画一些简笔小人。英语课文内容也常常是与国际主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有关的内容。
体育课，我们女生在阮国庆（女）老师的指导下跳高大的木箱。我们必须用全力把双腿打开才能过去，跳过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还有这种潜能。冬季长跑，开幕式每班十名男生十名女生，几乎半个班的人都要参加接力，要从操场南边的主席台出发，然后绕福海跑一大圈之后再回来。校运动会上经常有同学打破校记录，张红的铁饼，史小玲1500米的成绩总是那么振奋人心。
课间操，以班为单位，在教学楼前后的固定位置，由体育委员带领完成。学校没有学生食堂，许多同学用饭盒带饭。课间操时以班为单位把饭盒装在一个大网兜里面，由两个值日的同学送到学校食堂加热。带水用军用水壶，如果没带水，渴了会直接趴在自来水龙头上喝上几口，喝痛快了之后，嘴里还会说句电影《南征北战》里的台词：“又喝到家乡的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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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高中没有音乐课，但是有许多同学课外会参加学校的提琴培训，也有学习拉手风琴的。那时每年有红五月歌咏比赛，我们全年级搞过一次大合唱，四个班同台高唱《秋收起义》歌，“霹雳一声震天响,秋收起义举刀枪,跟着领袖毛委员,砸碎镣铐求解放。工友农友团结一条心哎,手中的枪杆要握紧,咳!要握紧,咳!革命永远向前进! ”。章连启老师情不自禁，用钢琴伴奏，那悦耳、振奋人心的钢琴声一响，顿时调动了大家的情绪，歌声格外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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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除了积极争取加入团组织外，还同时加入红卫兵组织。每星期一，大家要佩戴着印有首都红卫兵的袖标到学校出早操，早操的主要项目是拔正步，一步一动，单腿站立时间有时会很长，当许多人打晃时，口令才会变，似乎就是要磨练大家的意志和组织纪律性。
学农，1973年的麦收季节，全年级的同学在黄昏的时候来到颐和园东门前集合，然后一夜行军，凌晨到达北安河村，村里的各种家禽家畜被惊动了，它们各自发出不同的声音欢迎我们，狗吠鸡鸣，最动听的是之前没听过的驴吼，那大嗓门，冲破黎明，响彻云霄。同学们听到这些新鲜的声音，忘记了一夜的辛苦，立即兴奋起来。之后大家分散住进老乡家里，土炕、纸窗，躺在床上互相讲不完的故事。早上用洗脸盆打水洗漱，吃窝窝头，白薯之类食物。白天的劳动是各种简单的农活，还请村里的贫下中农忆苦思甜。一天，突如其来的一场冰雹和暴雨，将快要收获的庄稼和果实打落在地，当农民留下伤心的泪水时，也冲刷着同学们的心灵。我们干得最多的是捡麦穗，刚开始还以为这是个轻松的活儿，但是一天捡下来之后，有人喊腰疼，于是大家学着老人口气打趣地说“小孩儿哪有腰？” 1974年深秋，塔院大队成为北京市农村学大寨的榜样，报纸上登载了塔院大队的先进事迹，塔院大队是当时比较富裕的地方，甚至集体出资盖了一栋简易楼。学校为我们联系到塔院大队劳动学习。在初冬的季节，全年级住进了生产队的牲口大棚，铺稻草，睡地铺，每人两块砖的宽度，大家挨着睡在一起。每天的劳动任务是给已经收获到场院的堆积如山的水稻脱粒。这时候不用任何人提醒，说都会想起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  
1973年冬天，我们到五金厂学工，大家兴奋地穿上工装，给机器上的工人师傅打下手，干杂活。有的车间里，机器轰鸣，两个人近距离说话也得大喊大叫。下班后我们跟工人师傅在一个食堂吃饭，晚上住都在工厂的库房，大通铺能睡一两个班的学生。我们在劳动中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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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课，上世纪70年代101中的校办厂生产的产品是钢丝绳卡子，产品运往全国各地许多企业。我们每星期的劳动课就是去校办厂。同学们分成若干小组，完成不同工序的任务，断棍、套螺丝扣、去油、电镀、组装……。 我们断棍小组的任务是把钢筋用机器断成一段一段的半成品，可能是设备不够精良，也可能是我们技术不熟练，断出来的钢筋棍总是不合格，不是长了，就是短了。校办厂的小师傅有些不高兴，我们看到那么多钢筋浪费了也很心疼，有的同学甚至掉了眼泪。分工电镀的同学，需要穿上防腐蚀的胶皮围裙。有一个男同学好奇心强，偷偷把自己的钥匙也放进了电解槽，结果，他的试验失败了，不仅没看见钥匙电镀上亮晶晶的膜，而是钥匙被电解质溶解啦，一时成为大家的笑谈。
 在学校东南有一片桃树。暑假的时候，桃子要熟了，各班每天派人值班看守即将收获的果实，我们看守的那天，天下着小雨，同学们穿着雨衣躲在附近的防空洞里，时而出洞巡视。不知道是哪位同学发现了落在地上的桃子，大家听说后非常兴奋，纷纷跑出洞口去捡落在地上的桃子。捡了一堆之后，没人敢提出吃的要求，那个时代虽然物质比较匮乏，但是做占集体便宜的事情还是很不体面的。
文革“开门办学”，虽然走得有点远了，是纯粹为政治服务了。但回首这段经历，还是有一些可以被今天的教育所借鉴的东西，对于我们中学生来说，那似乎也算“阳光灿烂的日子”。

